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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更换背后的利益博弈
广东湖北6个市州违规换教材 教育部发文纠正本报记者 丁菲菲

实 习 生 王海萍

广东、 湖北6个市州的初一新生， 大
概不会想到， 就在等待开学的这几天， 他
们的教材选用已经经历了一场风波。

以初中英语教材为例， 这几年用的北
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版本 （以下简称 “仁
爱版 ”）， 现在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
（以下简称“人教版”）。在这6个地级市被教
育部点名纠正后，仍有5个市州使用人教版
英文教材， 孝感市则坚持使用人教版化学
教材。在阳新县，已经发到学生手中的人教
版英语教材，近日又换成了仁爱版。

“一波三折”的换教材风波
8月12日 ， 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

（以下简称 “仁爱所”） 向教育部举报， 广
东省河源市、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等6市州教育局不成立 “教材选用委员
会”， 擅自更换教材。

仁爱所是一家教育部批准的拥有中小

学教材编写资格的民营教育研究机构， 创
办于1992年， 已经编写了通过教育部审查
的英语、 化学、 地理等3科教材。

在这次教材更换涉及的两省6市州中，
广东省清远市、 河源市， 湖北省恩施州、
随州市、 黄石市阳新县均将初一新生的英
语教材版本换为人教版。 此外， 在清远市
教育局给出的教材选用结果公示中， 除去
初中英语一项， 还涉及初中物理、 初中化
学、 小学英语、 高中英语共6个调整学科，
均更换为人教版。

在广东省河源市， 7月8日， 河源市教
育局贴出教材选用结果公示 ， 公示称 ：
“经局党组会议研究， 决定对初中英语教
材版本进行重新评审。 专家评审及投票决
定， 河源市2014初中英语教材推荐使用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材。”

仁爱所举报称， 更换教材未通过教材
选用委员会， 并请外地专家评审如何选用
本地教材， 很荒唐。

教育部的有关文件显示， “地市教育
部门应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 ， 负责教材
选用工作 。 教材选用委员会应由骨干教
师 、 校长 、 学生家长代表及教育行政和
教研人员组成 。 教材选用委员的成员要
具有高级教师职务， 在本地区有一定知名

度， 能秉公办事， 且与教材编写、 发行无
任何关联”。

广东省教育厅的答复则证实了河源市

教育局更换教材的违规事实， 广东省教育
厅核实称 ： “河源市教育局党组会决定
2014年对本市英语教材进行重新评审， 未
经该市教材选用委员会进行评选， 另行聘
请异地教师为该市学校评选教材。”

8月19日，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发函
通知广东省教育厅， 要求河源市教育局对
违规事实予以纠正。

8月20日， 河源市教育局贴出一纸通
告———“关于调整河源市中小学教材选用
委员会成员的公示”。 名单共33人， 其中
英语教师4人。

8月25日， 河源市教育局贴出 “关于
选用初中英语教材版本的公示” 通知， 通
知称， “中小学教材委员会组织本地专家
对初中英语教材进行重新评审”， 投票结
果是选用人教版英语教材。

清远市也经历了一场换教材风波。
7月3日， 清远市教育局贴出 “2014秋

季中小学教材选用情况” 公示， 包括初中
物理、 初中化学、 小学英语、 初中英语、
高中英语5个被调整学段， 每一学段共9名
评委， 全部替换为人教版教材， 除高中英
语外， 各学段参会人员全票通过。

一名参会的教研员告诉记者， 对于这
次教材选用会 ， “领导让去参加就参加
了”。

清远市教育局对于此次教材更换给出

的解释是， “按市政府关于广清一体化的
战略要求， 我们计划教材将分步实现与广
州的对接”。 但据了解， 广州市小学英语
教材使用的是科学教育出版社版本， 初中
英语则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版本。

据记者手中的一份清远市政府2013年
6月21日 “市中心区域学校布局调整工作
会议纪要” 显示， 会议议定， “请市教育
局抓紧研究与广州市教材一体化的问题，
从今年秋季开学起， 以清城区为试点， 实
现与广州市教材的一体化”。

而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 “教材选用
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 任何部门， 单
位和个人不得干预教材选用工作。”

8月28日， 教育部发函广东省教育厅，
要求清远市纠正。

28日晚， 接到教育部函文后， 仁爱所
连夜派车运送教材前往广东省 。 “我们
已在新华书店仓库前停留两夜 ， 广东出
版集团也已电话通知同意接受河源市 、
清远市七年级上册英语教材。” 仁爱所负
责人说。

随州市、 恩施州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向
中国青年报记者均表示， 更换教材是经过
教材选用委员会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更换

的。 至于公示， “教育部门没要求网上公
示， 我们是在教育局大厅里公示的， 结果
已经备案。” 恩施州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
说。 随州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结
果已经过公示。

参与孝感市教材选用会议的一名教研

人员表示： “公示结果大概挂在教育局大
厅里。” 对于是否有反对意见， 结果是否
有变动则回答不清楚。 另一名与会的人员
则直接表示： “结果是领导的事， 你不要
问我。”

对于英语教材更换一事， 阳新县排市
中学的一位老师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并告
诉记者， 县教育局之前确实在学校做过调
研， “我记得当时对人教和仁爱两个版本
的支持率是一半对一半吧。 我们在使用仁
爱版之前用的就是人教版”。 阳新县教育
局基础教育科的负责人表示， “时间紧，
我们没把结果公示 ”。 该负责人还透露 ，
这次更换教材是源于4年前黄石市教育局
对阳新县使用 “仁爱” 版教材的试点没有
通过验收， “听说当时是 （黄石） 市里的
意思”。 黄石市教育局则表示知晓阳新县
教材更换一事。

对于黄石、 恩施、 随州、 孝感4地教
材更换， 湖北省教育厅称， “这4地的教
材选用结果没有报省教育厅备案， 黄石市
阳新县以县为单位选用教材”。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 “教材选用委
员会选用的结果应予以公示， 并报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备案”， “从2005年秋季开始，
教材的选用工作要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指

导下以 （地） 市为单位进行”。
8月28日， 教育部发函， 认为以上4市

州违规， 要求纠正。
8月30日，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已向仁爱所发送订货单。

违规更换教材不断的背后

2010年， 安徽省滁州等五地市中途更
换学生教材版本引发争议。

2011年， 黑龙江省绥化等三市多年使
用未获批教材、 行政干预教材选用。

2013年， 海南省教育厅和广东省江门
市教育局违规更换中小学教材版本被教育

部连夜叫停。
教材更换风波不断源于中国教育部于

2001年启动的教材多元化改革。
当年6月， 教育部发布 《中小学教材

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 放开了全国所
有出版单位、 个人、 团体对中小学教材的
编写权。 获得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
委员会审定的教材， 即可出版投入使用，
从而打破了全国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垄

断格局。
此后， 教育部办公厅每年发布审定通

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学用书目录。 由
仁爱所编写的供七年级至九年级学生使用

的英语义务教育教科书即收入在此目录

中。
2007年， 广东省教育厅核定仁爱所编

写的英语教材作为江门市、 肇庆市、 清远
市、 揭阳市、 云浮市和河源市等6个城市
的指定教材。

2004年， 仁爱所编写的教材开始进入
湖北省。 2010年， 湖北省恩施州随州市、
荆州市、 孝感市、 咸宁市、 潜江市和黄石
市阳新县6市州1县使用仁爱版教材。

对于此次更换教材事件， 人教社表示
有所了解， 但地方教材选用的具体决策他
们不清楚。 “地方教材选用， 人教社自己
不会去干涉。 不过负责片区的员工会做一
些宣传推广。” 人教社回应说， “教材选
用还是以地市为主， 组织班子选定， 选完
以后， 方案要报省里批准后， 向当地新华
书店订阅， 然后由新华书店报出版社， 具
体的选用过程出版社不清楚。”

据了解， 在义务教育阶段， 人教社的
全国教材覆盖率在50%以上， 高中阶段在

60%以上。
“为什么更换后得到使用的教材都是

出版集团 ‘租型’ 教材， 而且基本都是人
民教育出版社？” 仁爱所负责人提出质疑，
“‘租型’ 教材的地方出版集团在无任何创
造性劳动、 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的前提下即
可获取大约出版总利润的90%， 这是赤裸
裸的强盗行为”。

在2001年之前，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
的教材是国家唯一指定使用的教材。 当时
由于物流和生产能力所限， 为了保障每年
9月开学能拿到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会将
教材的胶片 “租型 ” 给各省新闻出版部
门 ， 新闻出版集团则委托地方出版社印
刷， 由新华书店独家配送。 而各省新闻部
门只需按照教材总码洋的3%到4%向人教
社支付 “租型 ” 费 。 这就是所谓的 “租
型” 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广东省的唯一代理

单位是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8日
工商注册成立， 是广东省出版集团以主要
经营性资产和业务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公

司。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2008年颁发的一份

文件还明文规定： “2008年秋季至2009年
春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的选用和

政府采购工作， 由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承担和统一供应。” 随后， 广东省教育
厅代表省政府与广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 《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材政府采
购合同书》， 由广东省出版集团统一供应
政府采购的免费教材。

在湖北省2014年免费教科书招标公告
中， “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2014年
秋季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免费

教科书 ， 由湖北省新华书店 （集团） 有
限公司统一供应”。 湖北省新华书店 （集
团） 有限公司是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

然而教材编写开放后， 地方出版集团
希望保留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 “租型 ”，
但新加入的出版社由于教材的编写投入都

是自己出钱， 往往不愿意 “租型”。
在广西教育厅2007年的 （8号） 文件

也可见 “租型” 教材的强势地位。 该文件
称： “根据自治区领导的指示， 要使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课标实验教材在广西

的市场份额接近或达到50%， 以确保广西
出版总社继续获得人教版教材租型权。”

监督却没有处罚，违规也
就屡禁不止

“出现非正常更换教材， 最核心原因
是存在利益链条。 其次是管理机制、 监督
机制、 惩罚机制不完善。” 教育部西南基
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说。

作为多年研究教育政策的学者， 周安
平认为用外地专家评审本地教材说不通。
“理想的情况是， 国家制定政策标准， 市
一级作为选择主体， 省里进行一个宏观调
控。” 周安平说， “最好是有一个三位一
体的管理体系。 第一层省一级、 地市一级
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层就是通过纪
委来监督 ， 第三层违规违法就是司法管
理。 从行政管理、 纪检管理、 司法管理来
监督， 违反了哪一方面就按哪方面的规定
处理。”

出版社的一位资深人士认为， 当前的
中小学教材市场乱象源于教育部门的规章

不够细， 操作性不强。 “当前的中小学教
材选用， 说到底是地市有建议权， 省厅有
决定权。 但是怎么建议， 建议选谁， 这里
操作空间大 。 另外 ， 教材编写资质放开
后， 市场的力量也进来了。 行政、 市场两
种力量都起作用”。

目前， 我国教科书的选用工作所依据
的是教育部办公厅2005年2月2日下发的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试验教材选用工作的通知》。

前述关于教材选用要成立选用委员

会、 结果公示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均出于此。 但是， 该规定并未对违规的处
罚作出实质性规定 ， 仅在第六条写明 ：
“教材选用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 任
何部门、 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干预教材选用
工作。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各地 （市）
教材选用工作进行监督， 要设立投诉和举
报电话、 信箱等， 接受社会监督， 及时纠
正和处理教材选用工作中的问题。”

这次广东、 湖北被举报违规更换教材
后， 教育部要求纠正。 此前海南、 江门被
曝出更换教材后， 教育部也只是发文责令
进行整改。

“现在的教材选用办法缺少实质性
的监督、 问责手段。” 周安平说， “建议
教材选用委员会中有纪检部门 ， 这样就
会知道程序合不合规 ， 换教材的理由是
不是充分。”

六名埃博拉研究者：献出生命 留下论文

本报记者 高四维

实 习 生 杨晨程 施文荻

西部非洲， 埃博拉病毒导致的疫情仍
在肆虐。

9月2日，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
任托马斯·弗里登警告说， 西非埃博拉疫
情正走向 “失控”。 世界卫生组织称， 在
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得到控制之前， 估计会
有两万人被感染。

5天前， 国际顶尖刊物 《科学》 最新
一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的

来源和传播的文章， 论文名称为 《基因组
测序： 揭示2014年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的起
源和传播》。

这篇论文是目前该领域的重要成果之

一， 8月5日投稿， 21日即被接收。 论文共
有58位共同合作者， 分别隶属于13家国际
研究机构， 包括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以及
美国杜兰大学等。

来自塞拉利昂凯内马公立医院的6位
作者未能看到论文发表， 其中5位因感染
埃博拉病毒牺牲， 另一位则在文章出版过
程中因中风去世。 他们均是抗争在埃博拉
病毒病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科技人员。

这6位遇难者分别是玛布露·芳妮， 塞
拉利昂凯内马公立医院护士长 ； 亚力克
斯·莫伊博， 注册护士； 爱丽丝·克沃玛，
病房护士； 穆罕默德·富拉， 实验室技术
员； 谢克·哈玛·坎， 塞拉利昂健康和环境
卫生部国家拉沙热项目主任 。 还有西迪
基·萨法， 他是一位实验室技术员， 因中
风去世。

根据最新数据， 截至目前， 超过240
位医护工作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其中半
数以上牺牲。

此轮疫情可能是10年前
中非埃博拉病毒传播引致

埃博拉病毒病 （以往称为埃博拉病毒
性出血热） 是易致命的人类疾病， 病死率
非常高。 世界卫生组织称它为 “世界上最

凶猛的疾病之一”。 其传播感染的途径是
直接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人的血液、 体液
和组织。

1976年， 埃博拉病毒病首次大规模爆
发于非洲中部的刚果共和国 ， 当年共有
318例病例， 其中280例死亡， 致命率高达
88%。 此后， 埃博拉病毒病不断地在非洲
中部蔓延。

最新一轮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于2014
年2月出现在几内亚， 并在3月传播到利比
里亚 ， 5月至塞拉利昂 ， 7月底至尼日利
亚。 到本周， 在几内亚、 塞拉利昂和利比
里亚， 已经有3500多个确诊病例， 1500多
人死亡。

2014年的埃博拉爆发中， 几乎所有的
病例都来自于人类之间的传播。 感染病毒
到症状出现的周期在2～21天左右， 生存率
约47%。

塞拉利昂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之一，
截至8月26日，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公布的数据为1026例疑似与确诊
病例， 其中422例死亡。

哈佛大学和美国哈佛－麻省理工博德
研究所是此次论文的主要研究单位之一。
论文合作者之一、 哈佛大学博士克里斯蒂
安·安德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他们与
凯内马公立医院在拉沙热病的研究上保持

了多年的紧密合作 。 2009年起 ， 哈佛大
学、 博德研究所与美国杜兰大学联合进行
埃博拉研究。

“这些合作者会定期共享信息、 数据
和样本。 同时， 哈佛大学和博德机构为西
非科学家提供训练与指导。” 安德森说。

论文的研究人员收集了塞拉利昂出现

埃博拉疫情初期的78名患者的99个病毒样
本进行分析，并与此前的基因组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 此次西非病毒大规模爆发可能
来自于过去10年里非洲中部的一些埃博拉
病毒的传播，引发此次疫情的病毒可能首先
由动物传给人。其中一种可疑动物为果蝇。

研究证实， 塞拉利昂的疫情可追溯至
一名几内亚传统治疗师的葬礼， 这名治疗
师因给埃博拉患者治疗而感染病毒死亡，
来自塞拉利昂的13名女性参加了他的葬
礼。 塞拉利昂的第一名被确诊的埃博拉患
者即为其中一名年轻孕妇， 她因发热及流
产住院治疗。

研究者称， 这13名女性在葬礼上感染
了两种不同的埃博拉病毒， 但目前尚未确
认是由于死去的治疗师同时感染两种埃博

拉病毒， 或是参与葬礼的其他人在别处感
染另一种病毒。

这篇最新发表的论文在最后表达了对

遇难作者的纪念：“不幸的是， 为塞拉利昂
的公共健康和研究作出了巨大努力的5位
共同作者， 在工作过程中感染了埃博拉病
毒，并未能战胜病毒，于文章发表前离世。
我们缅怀他们。”

“他证明了英雄的含义”
凯内马是塞拉利昂第三大城市， 人口

约19万。 作为世界上拉沙热 （一种因拉沙
热病毒所致的急性病毒感染———记者注）

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蔓延而来的埃博拉病
毒无疑给这座城市以致命一击。

有26位论文作者来自塞拉利昂凯内马
公立医院，均为一线医务工作者。他们负责
筛选可疑病例，记录并收集血液样本，分离
血浆或者血清，提取核糖核酸，诊断埃博拉
病毒病病人。 这些生物样品最后按要求空
运至哈佛的研究机构进行重复检验。

法新社曾报道， 截至8月20日， 有277
人因埃博拉病毒病死于凯内马公立医院，
其中包括12位护士。 另有10位护士感染但
幸存。

法新社称， 这些死讯引发了100名护
士罢工， 她们认为埃博拉病房管理不善。

这些牺牲的医务人员并没有留下太多

个人资料， 有的甚至很难找到一张清晰的
照片。

除了谢克·哈玛·坎， 他是领导抗争塞
拉利昂此次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的首席医

生。坎死于7月31日，时年39岁。
许多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怀念他。“在这

个‘英雄’一词被滥用的世界，他证明了这
个词的含义。”一位朋友说。在他去世以后，
塞拉利昂总统宣布他为国家英雄。

坎曾在塞拉利昂大学学习药物学， 毕
业后与非洲传染疾病基因组卓越中心、 非
洲人类遗传与健康倡议组织一起工作， 还
是病毒性出血热共同体的创办人之一。 作
为病毒性出血热的专家， 他已经救治拉沙
热患者十余年。

坎有四个兄弟姐妹， 家人早已移民美
国。 这个夏天， 他原本被邀请至哈佛大学
访问， 但最终决定留下， 与埃博拉战斗。
他亲自救治了100多名患者。

去世前， 坎曾接受媒体采访， 说担心
自己的生命安全， “因为医务工作者第一
时间接触病毒感染者 ， 所以很容易被感
染。 即使穿上全套防护服， 也是危险的”。

和他合作的科学家、 论文的通讯作者
帕蒂斯·萨柏提在悼念时说： “我会想念
他的笑容和善良的心， 也会一直敬重他过
人的勇气、 忠心与力量。”

坎的家人目前正计划以他的名义成

立基金会 ， 以帮助那些已经牺牲的医务
工作者的家庭 ， 为学生接受医疗训练提
供资助， 为研制抵抗埃博拉与其他病的
药物提供支持。

夏天的魂灵

去世的论文共同作者中有3名护士。其
中，玛布露·芳妮是凯内马公立医院首席护
士，还是一名助产士。自1989年起便开始在
拉沙热病房工作， 有30多年的拉沙热病工
作经验。最初，她在塞拉利昂塞布韦马的尼
克松纪念卫理会医院工作，并参与了美国疾
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拉沙热病研究试验。

她曾经感染拉沙热病， 经过数个月的
治疗后恢复。 7月， 在照顾一名感染埃博
拉病毒的孕妇同事时， 她被感染， 于数天
后去世。

与玛布露共同照顾这位同事的爱丽

丝·克沃玛亦被感染， 她在拉沙热病房担
任护士6年多。

在脸书的个人主页上， 玛布露只留下
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她穿着白衣花裙， 眯
着眼睛， 微笑着，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另一位护士， 亚力克斯·莫伊博， 同
样在照顾同事时被传染。 她在拉沙热病毒
护理上已有10年以上的经验。

穆罕默德·富拉则是塞拉利昂东部理
工学院的一名教师， 并在拉沙热实验室做
了6年兼职。 他在此次论文的合作中担任
化验员 。 他的一些亲属死于埃博拉病毒
病， 或许因此受到传染。

这些医务工作者是在近7月内相继离
世的 。 悲痛的是 ， 无论是此前 ， 或是之
后， 死亡并没有减少， 他们的离开无疑重
创了塞拉利昂的医护与研究工作。

8月13日，塞拉利昂另一位著名医生默
多非·科尔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家埃博
拉病毒治疗中心去世。他被认为是在首都弗
里敦的康诺特医院救治病人时遭受感染。

默多非有着25年以上的医疗经验， 是
塞拉利昂卫生部的高级医师。 他的朋友乔
纳森在当地的媒体上刊文纪念他： “他总
是与公众和同事保持者友好的关系， 对工
作保持愉悦与热情， 履行职责时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

“我们爱他， 但上帝最爱他。” 乔纳
森说。

疫情完全被控也许仍需数月

论文的第一作者斯蒂芬·吉尔亲自抵
达了塞拉利昂凯内马公立医院的实验室。
他来自哈佛大学以及博德研究所。

当他决定前往塞拉利昂的时候， 前方
是未知。 “我会独自一人死在热带雨林中
的某间隔离病房里吗？ 我只知道所有我能
做的只是在诊断中保持信念， 并祈祷最终
的结果是阴性。” 他在个人记录中写道。

42岁的曹广是北京市安贞医院普外科
的一名医生。 2012年8月，曹广和安贞医院
的18名队员作为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的
成员，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
医院工作，为时两年。在微博上，他用“救命
鼠cg”的昵称写下了近500条“援非日记”。

2014年3月， 曹广参与接诊了科纳克
里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医院内与这名
病人有过接触的6名医生护士都不幸感染
了病毒， 包括曹广的战友。 之后曹广也经
历了21天的隔离期， 幸运的是， 他被确认
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

他是第一个接触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

中国医生，在描述当时的心情时，他说，“恐
惧、祈祷、惦念、失望、感动……太多的情感
融于其中”。

在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医院， 同样有
20余名中方医务人员在继续工作。 该院副
院长白兴锋称， 曾有6名中国医生与1名中
国护士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目前，
他们均状况良好。

8月上旬， 中国疾控中心派出了9名公
共卫生专家分3组前往几内亚、 利比里亚、
塞拉利昂3国支援抗击埃博拉疫情，对当地
的防疫工作人员进行疫情控制培训。此外，
援助了一些物资，包括3000套防护服。

一名参与援助的专家告诉中国青年报

记者，在塞拉利昂，他观察到：“当地的医疗
已经无法再发挥力量，必须靠WHO、国际
红十字会、 无国界卫生组织等的帮助进行
疾病救助和疫情控制。”

在许多前往塞拉利昂支援的专家的眼

中， 那里的一切都是陈旧的。 长达10多年
的内战， 以及数年的疫情与如今的埃博拉
病毒病疫情之后， 这个国家恢复缓慢。

联合国的最新官方通报称， 当前的西
非埃博拉疫情， 是这种病在近40年的历史
中程度最严重、 规模最大和情况最复杂的
一次爆发， 即使是那些在1970年代和1995
年参与过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医务工作者，
也未曾见过。

安德森称， 接下来， 这些研究机构将
与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国家合作， 包括几内
亚和利比里亚， “研究那里的病毒， 我们
将继续研发诊断， 和其他机构合作， 持续
支持塞拉利昂的相关工作”。

“遏制疫情需要进一步的支持 、 训
练、 基础设施和基金。 我们的研究证实，
疫情的蔓延主要是人际间的传播。 因此，
隔离患者是接下来需要加强的关键措施。
未来， 埃博拉病症初期的防治需要对本地
科学家和医生进行更多培训。 如果国内的
病情可以准确快速地确定， 那么疫情将会
减弱。” 安德森说， “遗憾的是， 我们仍
无法预测此轮爆发将持续至何时。 疫情完
全得到控制也许仍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但这只能依靠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和援助。”

与埃博拉的抗争仍在继续， 正如有声
音所说： “人类抵御埃博拉， 靠的不是某
几个人， 而是靠每个人。”

当地时间2014年8月30日， 利比里亚蒙罗维亚， “无国界医生” 组织运营的埃博拉治疗医院。 今年以来， 利比里亚遭受埃博
拉疫情重创， 目前已有624人死亡。 DOMINIQUE FAGET/CFP

当地时间2014年8月24日，利比
里亚多洛镇，民众参加周日祈祷，为接
触埃博拉患者的医疗工作者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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